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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著名作家索尔 ·贝娄的《勿失良辰》是其获得诺贝尔奖的佳作之一，是主人公中年危机的深刻
描绘。作者以裁剪时空的方法，营造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并借助这种张力，凸显了现代社会中年人不可逾越的
困境，而此困境的突破，则借助悲剧美学的方式。通过分析作品以叙述张力表现人物中年困境的方式，探索人
生困境突围的比喻方式，以彰显现代社会人精神净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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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他一
生成就斐然，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着
力于表现充满矛盾与欲望的小人物，《勿失良辰》
是其中一部较为短小的中篇小说，描写了一个中
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和精神困惑。1976 年，索
尔·贝娄因其作品“对当代文化抚育人性的理解
和精妙的分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勿
失良辰》(1)(Seize the Day)被特别提及，从而引起
广泛关注。主人公的遭遇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他们大多把主人公的遭遇归结于现代社会对个人
物质和情感的掠夺，将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归结
于物质的滥觞。在作品中，人类的现代生存危机
被压缩进主人公一天的经历，其表现的叙述张力
及其美学意义上悲剧手法的借用，是本文探讨的
内容。
中年人的生活境遇是近年来文学和影视作品
的热点问题，人到中年时如悬半空的虚无和无助
感，一如《勿失良辰》的主角威尔姆的困窘，他生
活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剪裁、挤压他生活的时间和
空间，凸显他的尴尬处境，使作品充满了紧张的压
力，充分展示了一个追求名利的现代人所面临的
无解难题。但是，“张力在一个过程的结尾应该
得到平复才能产生更愉快的效果。”［1］尽管现实
的难题无法解决，作者在结尾处安排威尔姆压抑
的情感一泻汪洋，这种以美学手法处理冲突的方
式，能够带给读者怎样的启发呢?
一、人生困窘的张力聚集
威尔姆悲惨的人生遭遇为叙述张力的涌现奠
定了情节上的基础。按照里士满对其的定位来
看，威尔姆的境遇与个人性格和历史背景是分不
开的:他是“在混沌的技术官僚世界中寻求自我
的失败者，是本书中笨拙又饱经风霜中年男主人
公，是战后小说中让人怜悯的美国梦破碎、爱情理
想幻灭的后继者，是危及城市居民、将其消亡于无
形之中的恐怖承袭者”［2］。这种状态，驱使主人
公奔走在绝望的边沿。人到中年的他，荆棘布满
生活，厄运始终伴随，使得中年充满冲突对立的张
力。
(一)社会期待与个人处境的冲突
作为一个生活失败的中年人，威尔姆的人生
是悲惨的:塔莫金骗走的最后七百美元是他的最
后一根稻草;穷途末路的威尔姆求助于父亲，父亲
对他破口大骂，让他的困境无疑是雪上加霜;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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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当作财源不停压榨。当他疲劳不堪不能挣扎
的时刻或略有安宁时，就更加容易感受到一种神
秘莫测的重压，这是他毕生不可名状的种种事情
的积累。他向父亲求助遭到父亲的拒绝，威尔姆
用最凶狠的字眼挖苦咒骂自己，以释放内心压抑
的情感，“蠢驴!白痴!野猪!哑骡!奴隶!在
脏水中打滚的河马!”这样的字眼既是威尔姆对
自己往昔的自责，更是受到父亲侮辱后内心的痛
苦挣扎。失败的孩子在父母那里没有祈求帮助和
安慰的权利，父亲没有给他任何帮助，连温暖的只
言片语也没有。这是一个追求美国式成功、以求
得在社会上做一个“体面人”的父亲对儿子的失
望、无情和沉重打击。“阿德勒医生的吸血鬼角
色和纽约的复杂与机械性是这个失败之子压抑的
情感状况的源头。”［2］威尔姆的妻子玛格丽特是
个未曾出场的人物，但从威尔姆的叙述来看，她一
再地提出苛刻条件，向威尔姆索要更多的抚养费
用;当威尔姆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她没有表现丝
毫的同情和慰问，也没问威尔姆的死活。在威尔
姆看来，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就是要榨干他、毁掉
他。他以苟延残喘的热情爱着的奥丽芙，对他而
言也不是适当的恋人，需要他付出很多耐心和温
情去维持。
威尔姆无法满足社会、家人和情人对他的期
待，把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放在虚
无缥缈的投资上面。不幸的是，他又陷入了塔莫
金的圈套，使他的生活更加地凄苦无望。“汤米
不能有效应对他的状况，起源于压在他头上的强
大压力———他的父亲、他被动的母亲、缺乏同情心
的妻子、不公正的老板、一个忠诚但是却不适合的
爱人和毫无帮助的不忠朋友”［3］，这周围的一切
都让他的人生际遇越加恶化。塔莫金在交易失败
后无声消失，父亲依然拒绝给他帮助，妻子再次打
电话催要抚养费。物质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是物
质主义的，对人的内心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文明掩饰和模糊了贝娄称之为个人的‘灵魂’和
‘精华’的东西———个人典型的特征，文明抑制和
阻止了我们被现代社会的乱象和增长所遮掩‘挖
掘隐藏精华’的必要需求，通常以物质和技术进
步的名义。［4］43”现代社会对个人的评价是以其财
富为基础的，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使得人们过度
重视物质利益，从而忽视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使
现代人的社会关系越加地紧张。现代社会的物欲
泛滥与人类的物欲追求，将类似威尔姆的普通人
的空间挤压到不能再小。
(二)物质社会与人性需求的对立
纽约的物质世界里，人们远离自然和真实的
存在与本质，人与人之间互相不能正常交流、明确
地传递信息、表情达意，情感交流成为奢望。《勿
失良辰》中描写的社会充满了物质主义，给一般
人的命运带来了毁坏性的影响。”［5］59社会充塞着
虚伪的符号，充塞着以金钱、机械等为代表的现代
元素，连日常的用品都是买空卖空，貌似沸腾的金
钱社会以钞票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或者成功，人
们所有的希望和价值观都建立在虚无之上。在此
前提下，主人公的追求无非是一场虚无而已。
“政治、经济的基础转变了，城市的整个文化也随
之转变了。纽约丧失了其传统的服装贸易，转向
了生产债务和虚拟资本。”［6］414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们无法断定价值观，一切都是虚无，抓不住存在
的本真，更找不到自己的所在。在这里，疯子和正
常人没有区别，人人都是孤独的，互相听不懂别人
的声音。“在纽约城里，人们都商业化、自负、没
有爱，也没有相互理解，只有崩溃。［5］60”而对于威
尔姆这样的人，“苦难是他们唯一能确定他们拥
有的生活，如果他们拒绝苦难，那么他们就一无所
有。他知道。”［7］98
乔伊·史瑞把威尔姆的人生悲剧归因于社会
的物质主义，认为这是他不能适应社会趋势、成为
社会的失败者、逐渐与父亲、孩子、妻子分裂的主
要原因。作为还没能把握物质社会运行规则、尚
有纯真情怀的人，威尔姆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的“失败者”，没钱、没地位，
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对一个成功者的定义，这种落
差，就是物质社会里横亘在他和社会、家人以及周
围环境之间的沟壑。“齐美尔在世纪之交悲哀地
发现，新兴的现代文化，以物质客观力量统治着精
神的主观力量，以社会的群体生活扼杀着个体的
自由，一个“文化悲剧”时代正在到来［8］。现代社
会对个人的掠夺往往是残酷的，财富尽失的现代
人，往往连心灵的需求都被忽视，他们的身心，便
在这样的无情现实之中被压制。维护自我本性的
内心与外界冷漠的世界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形
成作品叙述的冲突。
(三)金钱世界与个体特性的抗衡
如果说威尔姆的悲剧是社会环境使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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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的特性或者说人类的内心需求让其悲剧雪
上加霜。他内心的纯真让他面对芜杂的世界时倍
显羸弱，尚存天真本性的威尔姆与残酷的物质社
会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他曾经追求好莱坞荧屏
梦，他喜欢简单的快乐，“他呼吸着早晨清新甜蜜
的气息。他聆听着百鸟的长鸣”［7］82;追求本真的
认同感，“我必须回到原初，那是正确的线索，对
我有益，是了不起的事情，真理等。”［7］85塔莫金唤
起他年轻的纯真，让他想起读过的诗歌;他对父
亲、孩子和妻子依然抱有天伦情感，渴望在凄惨的
人生里收获星星点灯般的温情。尽管威尔姆的情
感在嘈杂的现代社会中那么卑微，但是“威尔姆
所处的文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的是人的情
感，人的悲痛，这也是小说最后的走向。”［9］
冷漠纷扰的社会越加衬托了主人公的困境，
一个在社会中找不到自我，生活全不如意，又被剥
夺了一切希望的中年人，无法完全抛弃自己内心
深处的对于单纯生活的向往，被时代的潮流挟携
着走在通往无名未来的道路上。这种对抗，让威
尔姆的情绪在升腾，在尘世的喧嚣里，酝酿成一场
即将爆发的暴风雨。
二、时空变换的张力塑造
《勿失良辰》的题目就展示了小说叙述的张
力，给人一种油然而生的紧迫感。阅读这个文本，
感觉就像夏日里闷热的潮气挤压，让人特别想找
一个出口透气;情节的演化就像狂风席卷着乌云，
沉闷的阴郁天空压在头顶，让人压抑欲喊却无声。
小说的最后，作者安排威尔姆偶遇一场葬礼，他在
葬礼上失声痛哭，终于让整篇小说的压力得以舒
缓，正如夏日午后的暴雨如约而至，紧张的压力一
泻汪洋，小说由此戛然而止。
如果说威尔姆的人生困境是现代物质社会对
人的异化和压制，那么作品中时空的处理则是其
表现力的抒发方式。“文学时空若迁就于现实时
空，则失去了审美最起码的自由。文学的时空张
力主要体现在对物理时空的改造上，即文学时空
可以对现实性时空大幅度地扩张、缩小或颠倒、置
换。”［10］时空的压缩为作品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氛
围，让主人公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越加窘迫。
(一)个人事件与时间的摩擦
小说题目选自贺拉斯的诗歌，“seize the day”
“Carpet diem”意思是抓住现在，或者利用不停息
的时间，这样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在小说中，时
间是个清晰的概念，但却是抓不住的虚幻。“贝
娄试图刻画战后当代美国的情形，大多数美国人
无法把握时间，而是坐等未来，而那未来，极有可
能是一袭虚妄的幻念或者白日梦。我们的主人公
威尔姆，也潜行于夜魇的海洋中。”［5］64
将一个男人在现代物质社会的遭遇和一生的
故事压缩在一天之内，这本身就充满了挤压的感
觉;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利用在特定时间里威尔
姆的一系列动作来不断地加强叙述的紧迫感，让
读者不禁为威尔姆的遭遇捏一把汗。“不过今日
的他，面临着命运的宣判，他倍感到恐惧。他知道
他的这种常规生活即将结束，同时觉察到早巳预
感到而至今尚未定形的一场风波就要到来了。黄
昏以前，他就会知道结果。”［7］4故事从早饭前开
始，主人公慢腾腾的动作与情势的紧急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他表面的平静压制着内心即将爆发的
情绪，这种节奏，是他焦虑的反面写照，他脆弱的
心灵压制着内心的狂乱，这让读者越加感觉到火
山即将喷发的压力感。更让读者心焦的是，在决
定威尔姆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决定威尔姆命运
的关键人物塔莫金吃早餐、做心理辅导、读诗等一
些温吞的动作更令读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在紧
张的氛围中时间被拉长，这是塔莫金迷惑威尔姆
的计谋，更是作者营造紧迫感的策略。漫长难捱
的早上终于在午后期货风云突变之时告终。
到塔莫金慢悠悠吃完午饭，回到交易所，形势
完全转变。这个时候，声音开始挤压空间，而塔莫
金此时此地的催眠术让人感觉到时间的紧促，帮
助拉巴包特让威尔姆紧张的时间却延长了，让读
者忍不住为其心跳加快。屏幕上显示他的钱被赔
光时，塔莫金却不知去向。威尔姆打电话找塔莫
金时，“空旷的无边的沉默紧随其后”。时间就在
此时停滞，时间的拉长让读者充分体会威尔姆的
痛苦、绝望和无助;其后，在短暂的时间里，他见了
父亲，给妻子打了电话，又跑上街寻找塔莫金，短
时间内一系列多个动作将他的焦虑和无助展现无
遗，但是，一进教堂，时间马上就慢下来，人也逐渐
平静下来。整个叙述就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用
的时间越来越短，情节越来越紧凑，让人感觉到时
间不耐用，而威尔姆却奔跑在彻底崩溃的边缘。
(二)个人存在与空间的抵触
空间在话语体系中承载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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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戴维以福柯的理论来说明空间的现代意义:
“身体存在于空间里，或者必须服从于权威(例
如，通过一个有组织的空间里的禁闭或监视) ，或
者必须从另外一个压制性的世界之中开辟出特定
的抵抗与自由的空间—‘异位’。［6］267”小说描写
的空间是纽约大都市，主人公在这里却无安身立
命的处所，无家的生活状况暗喻了他对自我身份
和认同寻求的失败，“在内聚于我们本身、附加于
各种空间形象之上的这种拼贴画之中，场所的身
份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占据着一个
个性化的空间(一个身体，一间房屋，一个家，一
个正在形成的社群，一个国家)以及我们如何使
自己个体化而塑造身份”［6］379。但是，威尔姆却是
没有家园的人，他暂时得以居住的地方是租来的
名叫“光荣”的老年公寓，这里的“所有客人都是
疯子”，是一群老朽不为社会容纳的人;交易所
里，人们为钱挤破脑袋，现代社会里挤满了向往金
钱的狂热，却对个人少有关注，“屋里拥挤不堪。
大家吵吵嚷嚷。只有在前面，你才能够听到布告
牌里面机轮的转动声。电传打字电报机发送的市
场消息，一条一条地掠过明亮的屏幕。”［7］78在有
限的空间里，挤满了匆匆来去的人，追求物质利益
的人;充塞了有用的物质、无用的物质，对于焦躁
的威尔姆来讲，周围的空间无疑都是挤压他生存
的压力，是他无法突破、处处存在的生存障碍。现
代城市的纽约，不是他诗意栖居的家园，而是他无
法摆脱的牢笼。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向往
乡下、喜欢小鸟，这是他对身心自由的向往和追
求。
在栉次鳞比的楼群里，缺少个人生存和呼吸
的自由天地，那清新的空气和美好的回忆，只能存
活在威尔姆的脑海里。城市里狭隘的空间，挤满
着物质、贪欲和人性的寒凉，挤满着代表着丰富物
质的砖瓦、水泥和商品，拥挤得容不下一颗想要休
憩的心灵，容不下一个孤独的中年人。
三、崩溃边缘的张力升腾
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化让威尔姆的情感起伏不
定，最终陷入绝望的深渊。他与父亲、妻子之间的
裂痕不能修复、塔莫金消失不见。得知塔莫金骗
了他的钱逃跑后，威尔姆想去和父亲诉苦却被指
责，此时的他，“像一匹狼在城市的橱窗嚎叫”;给
玛格丽特打完电话后，妻子的回应让他倍感伤心，
现代先进的通讯科技无法让他摆脱不能倾诉的困
境，威尔姆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威尔姆恨不得
把墙上的这个小装置拔下来。他咬牙切齿，用发
疯似的手指紧紧抓住这个匣子，沉闷地吼叫了一
声，用力拉扯。”［7］113他崩溃的情感无以抒发，技术
在此失声，他只能以困兽的挣扎表述自我的无奈
和创伤，他压抑的情绪累计到爆发的临界，因为一
直以来，“汤米情感的通道被堵塞了，一部分是因
为他父亲的权威，一部分是由于 20 世纪 20 年代
纽约专横的城市景象，一部分是由于成功的风尚，
对汤米的行为显示出暗藏的批评。”［4］56
但是，谁能听得到威尔姆悲痛的嚎叫呢?
“在一个‘杂乱喧闹、充满幻觉、幻想和伪装’的世
界里，无家可归者们的声音令人悲哀地没有被人
们听到。［6］379”他想要嚎叫的欲望是情感喷泄而出
的基础，在经历了重重失败和长久的压抑后，他的
绝望最终积累到极点，需要找到一个通道来疏导。
这一切都是铁硬的事实———无常、无定，无物统治
着这个时代。他想哭，但是这儿不能哭，在“期货
市场拥挤的戏台不行(现实生活的模拟)。他将
在葬礼的接待室里，完成他的眼泪和净化———当
他与死亡面对面，死亡于他，是真正的无法模仿的
事情。”［11］威尔姆的情感冲涌在崩溃的边沿，顷刻
就要爆发。
四、困顿突围的张力释放
《勿失良辰》主人公的生活重压和作品营造
的氛围让读者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临。但是，主人
公依然拼命压抑着自己，“绝不能哭绝不能哭!
绝不能哭!然而，他尚未流出的眼泪却势如涌泉，
他看来马上就要变成一个泪人儿了。”［7］105主人公
压抑的奔涌情感，与他周围促狭的时空相对应，营
造了一种扼制的压迫感。
主人公的情感需要一个出口得以释放。偶然
地误入葬礼队伍这一情节，给释放营造了一个闸
口，“威尔姆加入到葬礼的队伍，这给他提供了一
个可以真正释放的时刻。”［12］他在哭声的呢喃中
道出自己的困境，让泪水洗涤着自己灵魂之上厚
厚的浮尘，小说开头以来营造的压力在突然泻出，
让读者终于可以喘口气。“在张力的心理压强
下，紧张的心智处于亢奋的状态，刺激情感大量产
生，而张力的指向最终又是外指的，张力的存在实
际是扩大文学本身的空间，这就为情感的宣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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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通畅的渠道。”［13］
突然，他那漆黑、深邃和滚烫的泪泉的闸
门大开，热泪奔流并使他的身体剧烈震动，使
他的僵硬的头低垂着，双肩弯曲，面颊抽搐，
拿着手绢的手麻木失灵。他想使自己镇定下
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喉管中那个由于不
幸和悲伤而凝结在一起的大疙瘩正在向上蹿
动，他把它彻底吐了出来。他手捧两颊，潸然
泪下。威尔姆尽情地放声痛哭。教堂里的鲜
花和灯火，在威尔姆潮润朦胧的泪眼中奇幻
地溶合在一起了，一阵如同汹涌的海涛般的
哀乐向他耳边传来。在崇高而幸福的泪水的
湮没之中，他藏身于人群。这哀乐更深入他
的肺腑，因而他愈益悲苦万分［7］118。
“他为陌生死者流的眼泪也是为他自己和每
个人而流。”［11］117威尔姆为自己的一生而恸哭，他
的遭遇是个人的困窘，更是现代社会里全人类的
处境。他的哭声，是他一生中情感缺陷的呼吁，是
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正常人悲痛的发声，是一
种突围压抑空间的刺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
表达他延迟的悲伤 －他的追悼式 －为他母亲的缺
失和自己在宇宙中弃儿和孤儿的地位。”［11］112这
种表现，多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一个边缘普通人的
压制，“汤米位于父亲的世界或者更大范围说整
个文化的边缘地位，他无法通畅地描述自己的境
况，也不能把拒绝和怀旧转化为艺术。”［4］60
幸运的是，威尔姆终于得以抒发自我压抑的
情感，这种美学上的安排给了威尔姆和读者一种
突破的路径，汤米最终发自内心的眼泪象征着他
对于情感约束和固化建构的道德胜利。他情感的
涌流使他打开了灵魂的通道，打开了他充沛理解
能力的通道———在贝娄的想象中，这个道德行动，
使我们拥有了人类的特质。如哈贝马斯所言，
“新的价值观投向了短暂、躲避和朝生暮死、对推
动力的赞美，透露出一种对于纯洁的、无瑕的和稳
定的现在的渴望。”［4］56
朱尔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质疑、变动、
偶然的，文化是拼凑来麻木大众的努力，与我们内
心深处的需求没什么关系。“唯一确定不变的事
情就是死亡。短暂性越强，需要发现或者制造某
种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压力就越大。”［6］418
《勿失良辰》的现代社会是注定死亡、变形的浩
劫，个人想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存在感，容易遭遇
壁垒，而葬礼是特定意义与这种努力的告别以及
情感的奔流。斯托特则认为这是一部成长作品，
威尔姆的遭遇恰恰是他心灵成长的必要条件。
“对于贝娄而言，一个人的精神自主是最高的德
行，所以他把作者的目标视为树立‘一种新人类
的模式，引导他们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是他们
摆脱经验的固定模式’。［14］贝娄对于主人公在现
代社会里寻找自我的里程非常关注，他“以道德
美学的宣言来解释，通往灵魂的敞开渠道是存在
的，但是由于中年人的生活过于芜杂，所以寻找很
困难，揭开长得最野狂的覆盖物是我们称为教育
的过程。但是这个通道一直都在，打开它是我们
的责任，打开它就是打开一个通向我们自己内心
最深处的通道———那个部分的我们有着更深刻的
意识，通过它我们可以做出最终的判断，把所有的
事物连接在一起。”［7］38这个寻求，或是一种痛苦
的历程，但却是人类认识自我不可或缺的经历。
查夫金则认为，结尾处他的恸哭的描写正好
与华兹华斯的“ode”巧合，而贝娄用浪漫主义的
诗歌绝不是第一次，艾伦认为索尔用这样的方式
为一个杂乱世界的故事结尾，恰恰迎合了“悲剧”
情节，以表明人的精神升华。威尔姆一次次的选
择和失败，只能自己品尝苦果，他的悲剧绝非只是
个人原因，但是，每次都由他来承担，“这是主人
公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的错误行为———惊人却自
然的结果。”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威尔姆的境遇
越来越差，直到最后一无所有，故事发展到最高
潮，但是威尔姆却在冲突达到最紧张时突然地停
顿下来，“这些冲动，不是把自我撕裂为二，而是
要成全与丰富自我，在和宁作用的经验里，我们的
兴趣不是关注某一方，我们且有一种超脱感，与利
害两无感。”［15］
对威尔姆而言，真实世界中钱财的失去，成了
他彻底地摆脱社会枷锁的门槛;一切尽失后心灵
得到净化，让他得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正如戴维
所描述的现代金钱与时空的关系，“作为表达价
值之安全手段的货币的崩溃，本身就在发达资本
主义之中造成了一种表达危机。它也因我们在前
面证实了的时空压缩的问题而被强化，并且把自
身非常引人注目的分量加在了时空压缩的问题之
上。”［6］365在此背景中，“在时空压缩的过程中，读
者跟随着作者开始关注主人公自身的经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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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存在和情感的抒发。而当一切处于变动之中
时，在各个混乱和不稳定的时期，转向美学(无论
哪种形式)就变得更加明显。”［6］409而这种美学的
处理手法，恰恰让人忘却了俗世间纷攘的物质涌
动，更多地关注人本性的回归、自我的完善，这才
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看似一无所有，实则心灵满
盈，倒空了恶俗的物欲，才能剩下纯净的自我。威
尔姆的眼泪，是他前半生追求物欲的心灵杂质，在
葬礼上的倾洒，正是对灵魂的洗涤，这可能就是作
者最终的意愿所在吧。
作为文学大师的索尔·贝娄，对主人公威尔
姆中年危机的刻画入木三分。一个生活处处困窘
的中年人，困境的深陷与生活时空的紧迫让他处
于精神的麻木状态和巨大的压力之下。贝娄将这
种局面以主人公困境的步步紧促和叙述时空的安
排和描述来完成，营造了一种叙事上的张力，直到
文末威尔姆在一场偶遇的葬礼上大哭一通，方能
将这种贯穿全文的压力感一泻汪洋。但是，这种
美学意义上的经典悲剧式的结尾能否给我们现代
人以深刻的警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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